
!"

!

!

!""#!$"!%# $%一

&'&() *+,-.

/+01,'#"#"2"!()$*+$,((!

!"#$%

"

#

!"#$%&

'()*$+,-

./0123 45

6789&:;<

5=>?0@AB

CDE0FGHI

J<50KL9M

NOPQ RNS45

TMNUVJ<5

O&WXY TZ4

5[FG0\]^

_OPQ !" :`a

bcde 0./f

gh?&:ijk

C9lmn%FG

op0Q (qr0

gsO% tuvw

-eSx%yz{(

|0}~�e�

&

'

(

)

�

�

�

�

@

�

�

�

�

�

s

�

�

3

4

5

6

*

'

+

)

�

�

�

�

�

�

�

�

s

�

�

7

8

9

:

#���d��

Dj�c���X

����p��u

� 0 � @ � � �

 S¡-¢£¤¥S

¦§¨©ªS �«

� %4¬D­®

10�«¯�°±

0�²� �c�³

Z´[µ�S ¶·

¸¹5º»S 4¼

µ�¡-½¾¿À

OP0s¤ÁÂ�

ÃB Ä%ÅOÆÇ

0ÈÉ

!

"#

,-. /01 234

"

#

Ê"%ËÌÍ

ÎÏ0ÐÑÒ ÓÔ

5ÕÖ×Ø0Ù¸

ÌÍ-Ú0ÛÜf

gÕÝ fg0Þß

9ÌÍ0àjáS

9ÌÍ0âÞãä

âÓÔS å9^Ì

Íuæi0çèé

�êÒ�ëêâ-ì

450:íîïÒ

�Øðñòóôõ

ö0÷øùyúûe

üOýþÿ09!

fgS "�&ø#

$0%&'(�pì

5

6

7

8

)

+

)

�

�

�

�

s

�

�

;

<

=

>

;

?

@

A

5

9

)

Ø

ª

�

�

�

�

s

�

�

&*9+,0

-./-0dS12

34X5�6S´%

&:78ì9:pX

;<===9->4

0?S>40�===

´@gsAp%ù

B C D ü E Æ 0

tFªGHIeJ

0ì 0dKLMKS

òNOPQ0½dS

RSöD+S�TU

0dVWtGHIe

&:&:XYÉÉ

Z[\]^_`Ð0

�a \l0_ bV

$%"& cI@���

ad(efgfgì

:6;<=>?

孔家峁，百来户的一个山
村。很小很穷，却靠着一个大

林场———大峪林场。大峪林场
是国营林场，方圆百十里宽。
四周大大小小设着几十个护
林点。孔家峁就算一个护林
点。设着一个关卡，派一名专
业护林员长年驻守。说是孔家
峁护林点，其实并不在孔家

峁，离村子这还有五六里地，
在半山腰。要想进林场，弯弯
曲曲就这么一条山路，别的地
方全是陡壁悬崖。崇山峻岭，
要想进去比登天还难。护林口
就设在这山路上。也算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这里不算伐木

区，伐木也不从这儿运输。按
说并不重要，所以护林员大都
设一个。护林员大都不是当地
人，直接由林业部门委派，跟
地方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老王就总觉得

这里迟早是个出事的地方。一
个穷山村，守着这一山的木
材，还有不出事的时候？然而
老王在这儿呆了快十年了，这
地方好像也从没出过什么事。
眼看着上好的木材一车一车
地从孔家峁运出来，运到乡里

的集市上，再由木材贩子倒出
去。木材的数量实在吓人。穷
困潦倒的孔家峁，也眼看着一

天天富起来，个个都是一副财
大气粗的样子。其实谁都清楚，

孔家峁自个村里，虽然也有着
几十个小小大大的山洼山岭，
但除了那满山荆棘和乱石，除
了那百十来亩长不好庄稼的山
地外，根本就没有木材！

老王在这地方呆了快十
年，护林员走马灯似的换了一

个又一个，却从来没有一个护
林员找过派出所！好像从来也
平平静静，相安无事。

只是木材从来也没断过，
照旧一车一车源源不断地从

孔家峁运出来！简直让人瞠目
结舌！不是没反映过，好像地

区报社也都来过记者。来时义
愤填膺，一回去就销声匿迹
了。乡里县里的领导也不是不
知道，但对此好像谁也不置可
否。他曾记得有个领导还为此
发了火：“瞎扯淡！人家都不
找，咱们着的是哪门子急！”

老王怔怔地盯着眼前这
摊血。这是凶犯狗子的血。往
救护车上抬人时，有两个村民
一边帮忙，一边木然地一遍一
遍地这么说：“谁晓得他还能
爬回来，我们真的都以为他一

准给打死了。”他们咋也不信
他竟然还活着，竟还能爬下

来，更不相信他竟然还能行凶
杀人！

十九日二十二时十五分。

狗子渴死了。渴得像掉在火缸
里。水……水缸。他好像一眼就
看到了自己窑里的那口水缸。
平日里，这口水缸总也是满满
当当的，可他总也舍不得用。

水在山里实在太珍贵了。
人在山上，水在山底。挑一担

水，一来回得转七八里。他只
有一条腿，挑水就靠妻子。妻
子很丑，没文化，脾气暴躁，他
也清楚。再好点的姑娘没人会
嫁给他。他很满意，心里确实
很平静。

可谁想到突然就来了个变

化，偏是让上了山，让他做了护
林员。对他来说，这应是个不错
的差事。上山当护林员，待遇很
高。奖金、补贴、补助，连老婆也

发给临时工资。也就是两三年，
甚至还答应期满回来时考虑分
给他一套住房。

他知道，领导是一心为他
好。这看上去是个苦差事。他
当时并不知道，在一些人眼
里，护林员可是个肥缺。护林
员在这种地方肥得很。
“挣大钱就干护林员。”

来了这地方他才听到这地方

的人就这么讲。在他这个护林
点上，一山的木材几乎就由他
这么一个关口把着。真是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这是天然的
要道，在这儿想进林场，能走
的路就这儿一条。

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把住

这条路。工作省心得很。其实
也用不着怎么把门，只要把那
道拦路的大门一锁，就是有天
大的本事，也休想把一根木材
运下山去。他原以为这工作实
在太轻松了。只是做梦也没想
到这份工作原来竟如此艰难

和凶险！

6@ABC

两天后，林怡终于踏进

了我的寓所，她进行了一番
打扮，不仅穿上了时髦的花
色裙子，还登上了一双白色

的高跟鞋，脸上施了淡淡的
妆，唇上施了淡淡的口红。进
门后，一阵风似的，便往沙发

上一坐，然后才吃惊地大叫
一声，“我该换上拖鞋。”
“不用了。”我高兴都来

不及了，看到她用心地进行了

一番打扮，我深深地体会到
“女为悦己者容”的深深含义。

“你今天打扮得太漂亮
了。”我轻轻称赞道。
“是吗？”林怡顽皮地眨

着那迷人的双眼，眼里又放射
出那幽幽的神光来，“我拿了

公司发的奖金，全交给了妈
妈，妈妈高兴得流了眼泪，只
收了一半钱，然后我拿了钱买
了衣服，买了化妆品。”

好一个阳光女孩，真是
可爱极了，打了一次工，领了
钱竟如此欣喜。我为她泡了

一杯咖啡，加了些炼乳，又加
上了一块方糖，她说了声谢
谢，端过杯子，用调羹轻轻地

搅拌起来。
我又细细地把她打量了

一番，发出了会心的微笑。看
到那双迷人的双眼，我始终

想不起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见到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
是遥远遥远的事了。
“来吧，看看我的居室布

置吧。”其实在没有介绍前，
这位可爱的女大学生已经打
量起我墙上的装饰了，客厅

除了高级的桌椅音响灯具地
板外，还有冲淡物质气息的
精美画像。进入我的收藏室，
一进门，她就“哇噻、哇噻”
地惊叫起来，里面的东西使
她惊讶起来，西藏的牦牛头

骨、萨迦刀，新疆的盘羊角、

英吉沙刀，内蒙古的马头琴、
弓剑，云南的葫芦丝、白族帽

子，海南的笠帽与海螺……
这一切都使她欣喜不已，东
摸摸西看看，不时地把玩着。
她突然抓住了海南的笠帽，
大声地叫喊着“笠帽笠帽！”
一面戴在头上，来了个芭蕾
舞动作，更使我惊讶起来，

“你何时学过芭蕾舞？”
“我没学过，我见我妈这

样舞过。妈妈说她小时候特别
喜欢一部文革中的电影《红
色娘子军》，里面有斗笠舞。”

一讲起革命现代舞剧《红

色娘子军》，一讲起 “斗笠
舞”，我的耳边马上响起《万

泉河水清又清》的歌曲来，又
忽地忆起了昔日乡下一个美
丽的女子的身影、眼神来……
那幽迷的眼神，对对对，和林
怡一样，啊，我找到答案了。
“天哪！”我脱口而出，

几乎把正在看木架上陈列的

仿古陶器的林怡吓了一跳，
“难道她是她的女儿。”

我赶忙靠近了林怡，又
细看那双幽迷的双眼，陷入
了沉思中。林见我如此忘情
地盯着她，脸一红，手一抖，
差一点儿把一个绘有鱼纹的

仿制古陶罐碰落下来。
“是的，是的，太像了。林

怡，你跟你妈打一个电话，好
吗？我想听一听你的声音像
不像你妈妈。”我神色冷峻，
一脸凝重之色。

林怡一脸的不高兴：“你

有没有搞错呀，我和妈妈声
音一点儿不像，但有人说我
的眼睛特像我妈妈。”
“是吗？”这更证实了我

的猜想。我拨了6343001的
号码，一按绿色的接听键，便
把手机交给了林怡。一个清

晰的嗓音传来，“谁？”
“妈，” 林拖长了声音，

“是我呀。我在……在公司上
班呀。我想妈妈，就随便打了
一下电话。”林略作停顿，抬
头看了我一眼。
“哦，好好工作，不要太随

便，要给领导留一个好印象。”
“知道了，妈，那就拜拜

啦。”林匆匆地关上了手机，
交给了我。

不用再问了，凭直觉我可
以肯定，尽管岁月的流逝使她
的嗓音苍老了些，但那份亮丽

清脆并没有消失，一听，便知
道主人是谁了。但她为什么会
来到这个城市，为什么又要离
异，为什么又下了岗。

DEFG<HDEF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

160个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
程师中，有大约 40人具有在
国外学习的经历，是我们所谓
的“海归派”。他们是院长和

首席科学家、副院长、高级研究
员、主任研究员、经理、研究小
组的组长、项目带头人。从实际
的情形看，拥有出国留学经历
的人的确在这里发挥着主导作

用，研究院的上千项成果中，几
乎百分之百和他们有关。另一
方面，我们在那些没有出国留
学经历的人当中，也发现了一
批佼佼者，比如王坚和周明，再
比如“微软四少”。

这是否为我们提供了

“应当出国”或者“不应当出
国”的证据？

事实上，这问题很难一概
而论。那些拥有出国留学经历
的人全都承认，如果他们不回
国，留在国外，即使在非常顺
利的情况下，也很难做出如此

巨大的成绩。他们取得的成就
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想象，是因
为中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
生和他们一起工作。而每一个
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人都认
为，他们正是因为和那些从国
外回来的人结合在一起，才放

射出了耀眼的光彩。那么，一
个中国的学生，到底是出国好
还是不出国好？

我为什么没有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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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为 什 么 去 美 国 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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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芳，凤凰卫视新闻

主播。主持《新闻今日谈》、
《凤凰早班车》等节目。人气
极旺的美女主播，以声音
“哑”、“嗲”、“麻”著称。

我和谢亚芳能成为朋
友，还真有点不打不相识的
味道。话说四年前的某天

……
还在化妆室内间更衣的

我，忽然被一种让人后脖发
凉、汗毛起立、全身酥软的声
音击倒，定一定神，才发现是
一个娇嗲的女生正在说着极
不标准的广东话：“阿 Ray，

我的头发要吹直一点。”再
听下去，就是我们的男性发
型师，非常受用地在和这个
女生开玩笑……心下想了：
本来香港人对外地女生就有
点歧视，这下倒好，把这上班
的地方也当成夜店……得，

我立马推门而出。
“你是谁？”估计我一定

是横眉冷对的样子。
“哦，柯蓝姐，你好，我是

谢亚芳，台湾来的新主播。”
谢小姐见到我一愣，也立刻
转成了国语频道。

“你这个人不会好好说
话呀，这没断奶的声音怎么
报新闻啊？”（ô¦põö÷

0øS4mî¹ùúûZXì

O1S ò¹0üýå%nþ

:ÿ!ù<´: t"#$e

äì )“哦，可能，可能我是台
湾女生，说话比较温柔，我们
好像都这样的。”嘿，这话我
可不爱听了，这台阶给我下，
我却一点都没看见，“不是，

这就是你的问题，也没见广
美这样啊！”一边挂衣服，一
边说话的我，这时才扭头看
她个正脸……被我的这顿抢
白，已经尴尬得不知所措，两

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无辜地
睁着。

唉，你说人家是招你还

是惹你了。我这暴脾气也有
点不落忍。“不过，你还是
要感谢你爸妈，把你生得挺
好看，要不然呀，你这声音
还真招打。”嘿，我这话才
说得真招人打呢。不过，说

也说了，这个见面礼也就这
么着了。

一晃眼，几个月过去
了，有天在主持人休息室，我
又碰见了亚芳。见她皱着眉，

捂着肚子写稿的样子还真的
我见尤怜。“亚芳，你怎么

啦？”“哦，我胃痛，不太舒
服。”“那为啥不请假呀？”
“我们组人手不够，我请假，
就要阿疆顶，他刚帮别人顶
了两天的班呢！”（Ìw%S

K%ÿ&�ÞãS =%ö÷

0|'�ì )我拍拍她的头，

给她倒了杯热水……慢慢
地，我和亚芳越走越近。有次
一大班人聊到为啥我俩每天
都是开开心心的，竟让我越
来越喜欢她。“我告诉你哦，
我养了个镜子。”“啥，养镜
子，还真没听说过。”旁边有

人插嘴了。“真的啊，我家的
镜子照出来的人都很瘦呀，
不信，你问阿疆。”

阿疆可是个老实人，他的

话一向很有说服力。“是啊，
过完年，有次去她家，看见那
面镜子，真是让我少做了一天
运动呢！”“所以啊，我每天早
上照照我的镜子，就觉得心情
好好，阳光普照。”“那你在街
上，或者在其他地方照到镜子
呢？”“有什么关系，我知道那

些都不标准呀！”真是笑倒一
大片，而一直没说话的我立刻
拍手称快。
“那你呢？老妖！”亚芳

问我。“你们知道我为啥不
愿搬家的原因吗？就是我所

住大厦的走廊和电梯！”看
到他们一脸不解，我也就跟
他们说个明白：“那大厦的走
廊和电梯挂满了长条形的镜
子，每天当我走进空无一人
的电梯的时候，我总有惊艳
的感觉，哪来的女神，美艳天

下……”又是一番前仰后合。
“那也不是美艳天下好

不好，顶多是美艳电梯！”
此时亚芳已与我四手相

握……同志啊！
[\]^


